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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精神慰藉”

南怀瑾亲自敲定了这里的一
草一木，历经7年土木后，太湖大学
堂于2006年建成。

在吴江市教育局的备案中，
太湖大学堂只是吴江市属民办非
学历教育机构，但却与众多著名
学府渊源颇深。正门右侧牌子上
一长串合作单位人民大学、复旦
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法国国
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等，彰显
学堂气势不凡。

2006年7月1日，89岁的南怀
瑾在大学堂首次开讲，一连七日，
内容是禅修与生命科学。据说，听
课名单上原本只有十几人，最终
来了80人。

这个一般人难以叩开大门的
神秘学堂，因有南怀瑾，吸引了一
批政商人士，其中不乏身份显赫
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
国家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走进
大学堂的亦不乏知名学者，既有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也有时
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
维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说，南怀瑾的形象仙风道骨，气质
不凡，“让人一见而产生崇敬”。这
些饱受现实困扰的政商界人士，
都想从南怀瑾那里“寻找精神的
慰藉”。

吴江市老领导于孟达多次走
进南怀瑾的课堂，听众有企业家、
官员，也有大学校长，由于南怀瑾
的乐清口音重，于孟达并不能完
全听懂，借助南怀瑾弟子的板书
才能领会大致意思。

一次讲中国文化，南怀瑾旁
征博引，语气坚定地说要继承中
华文化，曾旅居美国3年的他断
言：“和中华文化相比，西方文化
差距大了！”

让于孟达印象深刻的是，南
怀瑾“见什么人讲什么话，什么问
题都能回答”，但讲的内容又很独
特。比如，他不会跟企业家讲怎么
办好工厂，而是从做人的角度谈，

“很有深度，让人听了豁然开朗”。
如南怀瑾弟子所言，来找南怀

瑾的人大多带着心结。不时陪领导
来拜访南怀瑾的汝留根，也在为官、
做人、做事上多次受到他的指点。南
怀瑾指点汝留根的方式很特别，不
直说，而以手书墨宝相赠，“不顺时
他会鼓励，顺利时他会泼冷水，特别
是教导我做人要低调。”汝留根对本
报记者说。

被当成“活神仙”的

“三陪老人”

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说，
自2006年定居大学堂，南怀瑾6年
来公开授课50余次，听者无数，但
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获邀采访大学堂毕
业典礼的台湾媒体记录了南怀瑾
三次公开出现的场合，“记者只允
许遥听、遥望南怀瑾的言行，不准
近身采访或摄影，连拍照都是数
度沟通，答应不使用闪光灯才放
行。”有读者据此评论，“南老都快
与世隔绝了！”

每晚6点的晚餐时间，南怀瑾
准时出现在餐厅。用餐时，身旁坐
着两岸三地的求见者，这些三教
九流的人，来前先要预约，并经过
南怀瑾身边工作人员把关方可，
即使南怀瑾的儿子，也不是随便
可以见到父亲的。

据上述媒体介绍，大学堂餐
厅设两圆桌，每桌可坐十来人，南
怀瑾主桌都是求见的企业老板或
学者，另一桌则是弟子与媒体。当
晚和南怀瑾同桌的人，有求发展
的台湾药商，也有周瑞金。“除了
谈论时下政局，企业家则多和南
怀瑾分享产品，希望通过他的协
助在大陆打开市场。”

饭桌上，南怀瑾一如往常闲
适地抽着烟，喝着永远不变的两
碗番薯稀饭。

尽管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显

然他吃得并不顺畅。来客会抓住
机会问各种问题，问神通、问官
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把他
当成了“活神仙”。

南怀瑾尽可能给人欢喜，不
厌其烦回答各种问题。他笑脸迎
客，“陪吃饭，陪聊天，陪照相”。临
了，还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口。弟子
的回忆中，站在门口的南怀瑾，

“眼神满是不舍”。
没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变

成“三陪老人”，他确有对此流露
无奈，“见许多不想见的人，听许
多不想听的故事，讲许多不想讲
的话，做许多不想做的事情。”

四十多岁了，

你还不回来学习？财迷一

个！

南怀瑾的年龄越来越大，想
见他的人越来越多。

查旭东感觉到了南怀瑾的无
奈。他定居吴江七都小镇，就是因
为拜访者太多，必须去一个相对
僻静又距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地
方。

可他没能如愿，同此前寓居
香港时一样，大学堂的食堂成了

“人民公社”，来者可“随便吃”。
“人民公社”门庭若市背后，

他的“半个学生”练性乾却读出了
老师的寂寞。练性乾在《我读南怀
瑾》一书中提到，在香港时，南怀
瑾餐桌便高朋满座，但能够和他
真正对谈的朋友很少，“没有人达
到他的境界，没有人能够真正了
解、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于孟达的印象中，“南怀瑾饭
桌”上，总是南怀瑾一个人在滔滔
不绝地讲话，“90%以上的时间都
是他在说。”

看上去，这个博古通今的老
人教化政商名流游刃有余。复旦
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雷泉，20年前
率先在大陆引进南怀瑾著作。他
记得，引入南怀瑾的第一本书《论
语别裁》出版后，很多高层领导争
相购买。

当计划引进南怀瑾第二部著
作时，王雷泉倾向南的早年著作

《禅海蠡测》，但出版社最后相中
《历史的经验》，说这本书好卖。
“这本书主要是介绍权谋之术、经
世致用之学的，广受追捧。”王雷
泉说。

用现代话讲，这本书是讲领导
的哲学与艺术的。那个时候，二月河
著的《雍正王朝》正风靡一时。

王雷泉说，南怀瑾曾自比隋
朝王通，虽没能成为国师，却寄望
通过自己的教化，培养一批类似
房玄龄、魏征这样的名臣。这样看
来，他虽然被戴上“国学大师”的
帽子，但讲的却不是于丹这样的
国学版“心灵鸡汤”。

只是，南怀瑾对来客能听进
去多少并不乐观，他以“白头宫
女”自喻，虽闲话古今，也只“徒添
许多啰嗦而已”。

在海航董事长陈峰组织的讲
演上，被陈峰一口一个称为“国学
大师”的南怀瑾刚开讲，便忙卸掉
大师高帽，直言此生“一无所长，
一无是处”。南怀瑾对这位有几分

“江湖混混”气的学生颇为喜欢，
但也不忘敲打两句。当着台下120
多名海航高层，南怀瑾提醒一边
口中念佛，抓起电话却骂人的陈
峰，修行功夫“还没有入门”。

这位老人有时也会流露出急
切。他多次劝正泰集团董事长南
存辉“要放下”、“赶紧来学习”，这
个族谱上比他小一辈的侄儿，每
次都爽快应允，但总是绕不过公
司事务。

2008年春节，南存辉去太湖
学堂看望南怀瑾，南怀瑾很严肃
地问：“你几岁了？”南存辉答：

“1963年生。”南怀瑾追问：“你就
说你几岁了？”“45岁了。”南怀瑾
一声棒喝：“四十多岁了，你还不
回来学习？财迷一个！”

为中国教育

做一个探索

此后，南怀瑾将重心转向儿

童，2008年在大学堂创办“太湖国
际实验学校”，首批招收30名孩
子。

王雷泉分析，南怀瑾的这个
转折，可看作他认为“教化政商人
士已没用”。

他人生最后一件大事，瞄准
为传统文化播撒种子。

在今年6月的太湖国际实验
学校毕业典礼上，他重提理想。

“我实验什么？就是反对中国
一百多年来的教育方法。”南怀瑾
挥动双手，语气缓慢地讲述自己
的办学理念。

太湖边的这块“实验田”采
取私塾式教育，南怀瑾参与了课
程设置，除了文化课，还开设了
武术、书法、陶艺等传统文化课
程。

在汝留根看来，南怀瑾此举
也是在回应他内心的焦虑。多年
来，他几度谈及对中国教育的焦
虑，“为了考试死记硬背，把人教
得跟傻子一样。”

年过九旬的南怀瑾想改变这
种局面，“能给中国教育做一个探
索，回归教育本身。”

小学生早晨起床后，先练习
半个小时武术。一位来自沈阳的
家长透露，儿子在习武半年后，

“明显感到个子在长高，饭量增
大。”

这些年龄在3岁到12岁间的
孩子早餐后开始读经，如同南怀
瑾童年时学四书五经一样，不需
要理解，只需像唱歌一样念。

每周五是户外学习，课程
包括了学习扎营和野炊。学生
组成的整齐队列不时穿过联强
村。赵峰注意到，一次，学生们
手提垃圾袋，在两名外教的带
领下，一见到路边的垃圾就顺
手捡起。

借助南怀瑾的影响力，一
些社会精英也会给学生上课，邓
亚萍在拜访南怀瑾时，顺便为学
生讲拼搏精神，这位奥运冠军还
和学堂的小朋友们打起了乒乓
球。南怀瑾兴致勃勃观战，当第
一个上场的小学生败下阵来时，
南怀瑾鼓励道：“邓小姐是世界
冠军，只要有胆子跟她打，最不
济也是个世界亚军！”

把这四年经验带出去，

影响社会，就成功了

为让学生记住毕业的日子，
南怀瑾将毕业典礼挑在端午节
举办。大学堂虽没有考试，但29
名学生中有28人考入国内外名
校。

“你们现在毕业了，把这四
年的教育经验带出去，带到初
中、高中、大学，影响社会，就成
功了。”临别赠言中，南怀瑾期待
首批毕业生经过四年的学习，

“学会怎样做一个完整的人、了
不起的人。”

看到大学堂“教学成果”斐
然，家长动员南怀瑾继续办初
中，这位老人面露愠色，“你们不
要期望一个九十几岁的人帮你
们教育孩子，如果我现在三四十
岁，我可能就有这个勇气。如果
大学堂里我不在了，你们是否还
会把孩子送来呢？”

临终前，南怀瑾叮嘱身边弟
子，小朋友要照顾好，“学校要办
好一点。”

阅尽世事的他，弥留之际，不
希望自己最后的事业陷入人走茶
凉的境地。

只是谁来继续呢？
吴江市教育局计划在年底前

变更登记大学堂的法人代表，
“谁来接替南老师还不知道。”吴
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对本报记
者说。

他身后的遗产，近日已有明
确处置方案。南怀瑾的子女已宣
布，将属于他们的权益全部捐献，
投向拟成立的“怀师文化基金
会”，继续弘扬其精神与教化。

南怀瑾的30万册藏书，也一
直在编号造册，这些藏书计划将
为世人所用。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南怀瑾
的“突围”

太湖大学堂内窗台一景。
（资料片）

热闹的“南怀瑾饭桌”。
（资料片）

南怀瑾送别客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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